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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劉少奇與新中國》校閱後記 

 

 
劉少奇家人寫過一本《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》﹐介紹了少奇

許多鮮為人知的一面；這一部十集政論片《劉少奇與新中國 — 
祇要馬克思再給我十年》可以看作是它的續篇。以藝術形式來論

述劉少奇的建國思路和治國方略﹐雖不免挂一漏萬﹐但在研究劉

少奇思想遺產方面﹐無疑是別開生面﹐相信會引起更多人的理論

興趣。 
新民主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人類思想寶庫的重大貢獻。長

期以來﹐人們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視為你死我活、一方吃掉一

方的關係。新民主主義超越了傳統的「資本主義 — 社會主義」

二分法﹐認為二者也是可親和的、互補的關係。馬克思早就說過：

人們為自己建造新世界﹐「首先必須創造新社會的物質條件」。「當

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、從而也使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

然顛覆的物質條件尚未在歷史進程中、尚未在歷史的『運動』中

形成以前﹐即使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﹐它的勝利

也祇能是暫時的﹐祇能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輔助因素。」「如果資

產階級實行統治的經濟條件沒有充分成熟﹐君主專制的被推翻也

祇能是暫時的。」1 中國革命的勝利證實了這一點。甚至當時的

國際共產主義「掌門人」斯大林﹐都心悅誠服地說是「青出於藍

而勝於藍」﹐在蘇共 19 大的開幕詞中號召高舉民主的旗幟。據說﹐

當羅斯福看到史迪威的報告中﹐毛澤東號召「幾萬萬人民的個性

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」﹐進行「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」﹐

建立「『為一般平民所共有』的新民主主義國家」時﹐2 大為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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賞﹐對中國共產黨頓生好感。歷史證明：新民主主義是從保守主

義到自由主義﹐從社會黨到布爾什維克黨都能接納的一種主義。

很可惜﹐恰恰又是我們自已把這面旗幟收起來了﹐而這也許是毛

劉思想產生分歧的開始。從現實世界回到烏托邦﹐至今使我們對

現實存在的許多問題說不清楚。如為什麼「資本主義也有計劃﹐

社會主義也有市場」？為什麼資本主義衛道士標榜社會公正﹐而

社會主義理論家又鼓吹自由競爭？某些理論家頑固地困守一個

死角﹐又企圖另闢蹊徑：一邊批判趨同論﹐抗拒「一體化」﹐一

邊又不得不承認世界市場使「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不可

能」；不得不按趨同的鼓點跟進：「改制」、「轉軌」、「入世」。一

方面主張國際政治「多極化」、文化「多元化」﹐一方面又急急地

排斥別國的普遍經驗。一方面高唱人的解放﹐一方面又否定個性

自由。許多在新民主主義理論中本來已經解決了的問題﹐又被當

做難以逾越的障礙。這不是存心跟自己過不去嗎？恩格斯一再聲

明﹐他們的理論不是要想出一個盡可能完善的社會制度﹐而是研

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相互鬥爭的種種原因﹐並在由此造成的經

濟狀況中﹐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。我們的一些理論家恰恰把二者

顛倒過來﹐不研究現實狀況﹐祇追求那個形而上的「純而又純」

的社會制度。 
過去人們一直在講﹐資本主義是先於社會主義而存在的社會

制度﹐卻很少有人提到社會主義是先於資本主義而出現的一種社

會思想。更少有人提到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實踐比無產階級還要

早。而且﹐劉少奇說他們的熱情也不比咱們低﹐早期的社會主義

者不乏傾家蕩產為理想而獻身的人物。早在 16 世紀托馬斯‧莫

爾寫出《烏托邦》之前﹐中國就有了「大道之行﹐天下為公」的

「大同世界」的理想。馬克思、恩格斯之所以將其統統稱為「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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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」﹐就在於它們幾乎都是基於道德的選擇設計出來的完善的社

會制度。「科學社會主義」的區別﹐歸根到底﹐就在於物質基礎﹐

即得以實行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水平。從老左派到新左派都很少提

到這些﹐祇聽到他們反對資本的豪言壯語。他們從前門把自由主

義趕了出去﹐卻從後門把專制主義請了回來。 
恩格斯在解釋《共產黨宣言》為什麼不叫《社會主義宣言》

時說﹐因為在他們那個時代﹐社會主義意味著資產階級的運動﹐

共產主義則意味著是無產階級的運動。但是恩格斯又說：歐洲第

一次打著無產階級旗幟的革命﹐「歸根到底祇是做了資產階級的

工作」。實事求是地看這 50 年﹐資產階級搞的社會主義﹐比無產

階級搞的共產主義﹐誰的物質基礎更深厚？誰更接近「科學社會

主義」﹐誰更帶有「空想」色彩？我想這都是不言自明的。我們

在前進與後退之間﹐保守、改良、創新、激進之中﹐能否悟出歷

史必由之路？馬克思說：「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﹐決定於

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」。在世人的眼裡﹐祇有當她「養

在深閨人未識」時﹐才是美好、神聖的象徵﹐一旦與現實結合﹐

露出的樣子﹐恐怕至親至愛也未必喜歡。當我們「在理論上已經

超越的階梯﹐在實踐上還沒有達到」的時候﹐如果把「資產階級

的發展消滅在萌芽狀態」﹐那就是「給自己提出把歷史一筆勾銷

的荒唐任務」。3 不幸的是﹐世界上不少人還在幹這種事。 
劉少奇在中共「七大」上所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﹐第一次

對以新民主主義為其內涵的毛澤東思想作出了理論上的概括﹐隨

之也確立了他作為毛澤東思想詮釋者的歷史地位。我們可以說﹐

新民主主義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複合體﹐縱可以貫通古今（上接大

同理想﹐民貴君輕、載舟覆舟等）﹐橫可以聯合中西、南北（與

人文主義、全球共同體主義接軌）﹐是當代可以獲得最大共識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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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性的政治意識形態。這是先輩們留下的寶貴遺產﹐對於克服

認同危機﹐自有非同尋常的作用。 
劉少奇不是通常意義的理論家﹐在思想和現實發生斷裂的時

代裡﹐理論不是變為「陰謀」﹐就是化為權宜之計。劉少奇建國

思路可以歸結為一句話﹐就是讓中國人做正常人﹐過正常生活。

他說﹐人們都是在最基本最平凡的問題上犯錯誤。「祇有牧師才

叫我們到上帝那裡去尋求真理」。是呀﹐誰人不知﹐人要吃飯。

但在古今中外的記載中﹐硬是有不少人忘掉這一點常識。我們從

劉少奇的言行中感受最強烈的﹐與其說是理論的邏輯性﹐不如說

是思想的穿透力。馬克思說：「光是思想體現為現實是不夠的﹐

現實也應當力求趨向思想」。這就是說﹐實踐是檢驗真理（思想）

的標準﹐真理（思想）又是衡量實踐的尺度。在思想和現實的互

動上﹐劉少奇所達到的境界﹐別人是難以望其項背的。 
許多人﹐或許已經不知道我們從何處來﹐又去往哪里。也不

知道我們現在何方﹐同外部世界是什麼關係。政治學家認為﹐國

家的權力有兩種﹐強制力和影響力。後者稱為「軟權力」﹐就是

以非脅迫方式﹐說服和吸引別人跟進和效法。在歷史上﹐中國對

周邊國家曾具有巨大的影響力﹐除了靠實力﹐更重要的還是靠優

越文明的影響力。近代以來﹐這種影響力削弱了﹐直到革命勝利﹐

中國的影響力才又如日中天﹐成為眾多國家效仿的榜樣。那時的

新加坡政府﹐要花很大力氣消除中共意識形態的影響。今天﹐中

國的實力增強了﹐軟權力卻衰落了﹐有人把「新加坡模式」鼓吹

為未來的樣板﹐李光耀放棄了亞洲價值觀﹐我們卻認為那裡也有

「中國特色」。一些在美國學成歸國的學子居然斷言中國社會各

群體不關心、不要求民主自由﹐不知是對現實的一種遮蔽﹐還是

一種消解。好像中國人都是不要自己權利的傻瓜。在這個問題上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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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今的無產階級左派和資產階級右派似乎有同一性﹐他們都認為

民主和社會主義是互不相容的。 
馬克思主義是人在什麼條件下獲得解放的學說。社會主義的

核心是人﹐目的是解放人﹐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﹐而不僅僅是促

進生產力的高速發展。解放生產力祇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。馬

克思說：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」。見物不見人的唯生產力論或見

人不見物的唯鬥爭論都是同歷史唯物主義格格不入的。當代中國

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化和現代化﹐幾億農民將在

今後的幾十年中脫離農村進入城市﹐走上新的工作崗位；上億職

工正置身換制轉型的不安中。每一個中國公民都渴望解放﹐民主

正是他們渴望得到﹐而又為大家所共有的東西。《共產黨宣言》

指出﹐無產階級革命﹐第一步就是「爭得民主」﹐建立民主制度。

馬克思說﹐沒有這一條﹐社會主義就是一場騙局。沒有民主的社

會主義就是專制主義。毛澤東說過：「祇有經過民主主義﹐才能

到達社會主義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。」4 劉少奇在這方

面的精彩之語﹐不勝枚舉﹐卻往往遭到誤解和批評。他認為﹐民

主革命要實現的目標：「國家是屬於人民的﹐由人民統治﹐由人

民享受。也就是所謂民有﹐民治﹐民享；即是說﹐人民都有最基

本的權利﹐如言論、集會、結社、居住、遷徙等等的自由權利。

人民對國家的權利義務是平等的。」沒有無權利的義務﹐也沒有

無義務的權利。但這還不夠﹐無產階級還要求實行「徹底的民主

主義」。「不僅要求法律上、政治權利上的平等﹐而且（這是最要

緊的）﹐要求經濟上的平等﹐要求資本的取消﹐私有財產的消滅。」

他說：「我們幹民主革命要是騎在人家頭上﹐那就不是革命的勝

利﹐而是革出大批的官僚來了。」5 民主是源於西方的普世價值

觀﹐沒有中西新舊之分﹐民主就是民主。所謂「民主的階級性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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祇表明民主實施的範圍廣狹不同。公有私有也祇是一種政策選

擇﹐一些民主國家時而國有化﹐時而私有化﹐並沒有動搖民主制

度的根基﹐也沒有造成天下大亂。毛、劉二人的民主理念顯然有

別﹐最後在社會矛盾性質問題上發生正面衝突﹐從而導致文化大

革命﹐也就是「革命壓倒了民主」。直到二人或撒手人寰﹐或以

身殉職之日﹐他們各自為之奮鬥畢生的民主﹐都未能實現。在健

全的民主制度中﹐這場大動亂原是能夠避免的。而在國家尚未實

行民主政治的條件下﹐民眾沒有民主實踐的機會﹐所謂「大民主」

就是無法無天。祇有進入民主生活中﹐我們才能體會到民主的價

值。所以﹐民主不是人家要不要的問題﹐而是我們行不行的問題。

如果不實行﹐等人家來「要」﹐來「爭」﹐來「鬧」﹐甚至來「革」﹐

那日子可就不大好過了。 
 
 
 

2002 年 8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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